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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说庆元城东临海，人居安乐，海运发达，没事

总会有些传闻之类。加上庆元城里的闲人比较多，

没事就爱磕牙，但磕得最多的，还是城里的四大户。

这四大户虽是生意人家，倒不是因为家财万贯

而被称为“大户”，实在是———唉，虽说无奸不商，

但他们逢着初一、十五便造桥修路，广施钱食，倒也

得到不少好的口碑。惟一美中不足的，便是四位老

爷的宝贝公子。

人丁兴旺是好事，四家老爷分别纳了二、三、四

位不等的小夫人，倒也多子，可，多子不一定多福。

这四家的公子们，有人中之龙，也有⋯⋯唉，人中之

虫！

周家老三、施家老五、梅家和林家的老二，活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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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一桌马吊的———败家子！

败家子啊！

只要能在酒楼或集市上见到四位老爷，他们见

面第一句不是问好恭安，也非商谈生意，而是同时

叹气，大骂家中不事生产的“宝贝败家子”。

四位公子年纪相近，平日里逛花厅、狎花酒是

人生第一要事，玩的是秦淮月，饮的是东京酒，赏的

洛阳花，攀的是章台柳。再不就花大把的银子去修

梨园，成天泡在杂剧戏班子里不成体统。

当然，也不能说这四位公子一无是处，毕竟，他

们各个皆有专长———

玩围棋的、玩蹴鞠的、玩品酒作画的、玩吹弹吟

诗的。双陆玩得更不在话下，只怕全庆元城其他官

家富豪公子没几个能比得上的。（双陆：赌博游戏，

将木盘上放置黑白两色木棋子各十五枚，棋称为
“马”，盘上左右各画十二路，谓称“梁”。二人对

局，掷骰子按点色行走，白马自右而左，黑马自左而

右，先出完者胜。若掷出双六，稳操胜券，故名“双

陆”。）

瞧，对面酒楼上，周家老爷正对着林家老爷叹

气呢———

“林兄，你家二儿与我家三儿又没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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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唉，休提休提，我听书童说，那忤逆不孝的家

伙这些天夜夜在飘香院，唉———”

“飘香院？”妓院啊，周家老爷拍腿长叹，想着

自家那不孝子必也天天窝在那儿，“唉———”

“败家子！”

“不孝子！”

唉———就因为名声太响，庆元城的姑娘们没一

个对这四位公子抱有梦幻，倒是对四家的其他公子

暗暗中意的不少。

在四个败家子的陪衬下，其兄长或弟弟可是城

中姑娘们心上夫君的绝对不二人选。就算有脾气

不好尖酸刻薄的、圆滑奸诈阴沉可怕的，总好过成

天迷在香粉酥胸不回家的好吧。再则，这四户人家

中，也有些公子沉稳有礼风度翩然，学识十车文采

出众，走在街上常常引来姑娘小姐的侧目打探。

总之啊，这庆元城里遭人磕牙最多的，不是官

府富豪，不是张三李四朱大麻子，而是那四个不成

体统的败、家、子！

?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

读书为何？读了书当然要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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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言道：家有读书郎，朝中好色相。千万别相

信“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颜如玉”，然后傻不

拉叽地翻着书等黄金从天上掉下来，等美人从书中

钻出来，那是狗屁心愿。既要读书，也要养得活自

己才行。

但与其读书，不如印书。

施家墨香坊印的书，素来引领着城内的读书新

潮；身为墨香坊的老板，将生意上的死对头整得哭

爹叫娘之余还抱着他的大腿感激涕零这种事，根本

是家常便饭、手到擒来。

他应该得意才对。

可，身着银色锦袍、腰束隐纹蟒带、左腰悬着五

禽玉佩的男子，以慵懒之姿软倒在靠椅上，灰黑的

眸子盯着摊在桌上的薄纸发呆，眼中隐隐闪着怒

气。脚边躺着一本新印的佛经集注，页面上深深的

大脚印绝对让人相信是出自银袍男子的靴底。

该死的和尚！

男子抽搐着眉心暗咒。

城里的书院与商会联合素来统一，虽说在商言

商，明争暗斗免不了，但谁敢明目张胆地同他争风

头？想不到城外竹林伽蓝的和尚趁年关印了本《华

严经选注》，不知是哪个老和尚为经书注解一番，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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狗屁不通的佛言佛语变得世人皆懂，一时购买成

风。此书从印刷到成书，庆元府的书院和商会全不

知情，和尚摆明了趁着年关大捞香油钱。

在大元朝里，佛教受当朝者重视，时不时地会

赏赐一些田地给寺院，均免税免役，让寺院比商家

还要财大气粗。书院与商会虽有微辞，却不会与寺

院过不去。

这一次⋯⋯哼，抢得有点过分了些。

男子哼了哼，曲起两指扣在扶手上，嘴角噙上

一抹淡笑，掩去了方才的怒气。

竹林伽蓝的那群秃驴既然敢抢，他就敢做。三

等僧又怎样，四大皆空又怎样，不过是一群虚伪贪

心的臭秃驴。（注：元朝把职业分十级：官吏僧道

医，工匠娼儒丐。故出家人又称三等僧。）

行，光头做初一，他就做十五，和竹林伽蓝的那

群秃驴──铆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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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

新年过完，所有喜庆的气氛消失殆尽。

庆元城，施家大宅内。

一道银色的修长身影立在书房边，负立双手，

似乎正苦恼着。

“三少爷、三少爷，不好啦！”

人未至声先到，就见一个身着蓝布衫的年约二

十五六的男子由远跑近，并非常不小心地在回廊处

让小石阶给绊了一下，又很鲁莽地让拐角的柱子给

撞了额头。等连滚带爬地跑到银色身影背后，早成

了龇牙咧嘴的模样。

“什么事，伐檀？”银色身影转身，淡淡看了眼

上气不接下气的男子。

“老爷、老爷又要用家法惩罚五少爷啦。五少

爷让我、让我来向您求救。”揉着额上慢慢硬起的肿

包，施伐檀大叹命苦。他刚好路过，刚好看到老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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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出家法，又刚好让五少爷给看到，所以无奈地跑

来找人求救。

“家法？”银色身影背负双手，听若未闻地顺口

问道，“什么家法？哪个级别？”

“是⋯⋯是小家法。”

“哦！”一个单音打发。

“三少爷，您⋯⋯您不去救五少爷？”见他没什

么动静，施伐檀小心翼翼地问。

“嗯！”

不知是叹气还是轻哼，这一声“嗯”听在施伐

檀耳中是完全没希望。看三少爷的样子，丝毫没有

动腿的意思，唉，五少爷自己保重吧，他的话已经带

到，南无阿弥陀佛！

施伐檀双手合十望了眼雕花廊顶，暗暗替受罚

的五少爷颂经。正念到往生咒，远远地又跑来一位

年约二十三四岁的青年，“三少爷、三少爷！”

“什么事，伐轮？”银色身影气定神闲。

“稿子，有稿子！”被唤伐轮的青年同样一身蓝

衣，怀中抱着一大叠写有墨迹的纸，脸上的神情只

能用兴奋形容。

“什么稿子？能比得过竹林伽蓝一个月前印的
《华严经选注》？”银色身影看了眼他怀中的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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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手接过，“《金刚艳》？”

“比⋯⋯绝对比得过的，少爷！”同为施姓的伐

轮递上纸稿，眼神晶亮，“那些和尚有经书注释，咱

们就用这个，”指了指纸稿，再道，“打他们个措手

不及，整死那群秃驴。”

银色身影翻了两张后，抬头，眼中有了笑意，

“好！这稿子哪儿来的？”

“是、是一个青年书生送来的，说是试试。我看

这内容正好，就抱来给三少爷您了！”施伐轮有点得

意。他的好眼光全是跟着这位主子学来的。

“有长进。”银色身影赞许，低头再翻数页，脸

上的笑容随着翻阅越来越大，连声道，“好好！好！

这次我就不信争不赢那群光头。伐轮！”

“在。”施伐轮腰一挺，左手捋袖，脸上是只等

主子一句话就闹他个天翻地覆的兴奋。

“立刻让排字师傅印五本样书出来，记得告诉

那写稿的书生，这本书稿施家墨香坊要了，该给的

银子一个子不会少，保证让他一夜富贵。以后若还

有稿子尽管拿来。”银色身影越翻越快，口中不忘吩

咐。

“三少爷您放心，伐轮办事一定让您满意。”等

他翻完稿子，施伐轮接过后撒腿就往外跑。

·８·



银色身影笑了笑，眼角一瞟，看到双手合十翻

白眼的施伐檀。似想到什么，他双眉一凝，“伐檀，

你方才说爹要用家法处置小五？”

“是是是。”赶紧放下合十的手掌，施伐檀点

头。

“什么家法？哪个级别？”想到刚才看的手稿，

银色身影皱起眉，心中估量。

“小家法。”施伐檀记得老爷手中拿的东西不

大。

“小家法？”银色身影轻轻提高了嗓音，“你说

爹用小家法处置小五？”

“是。小的过来时，老爷正唤人去拿了呢。”

施家家法分大中小三等：大家法为黑漆木柱一

根，长三尺，约人的小腿粗细，不常用；中家法为红

漆铜棒一根，长三尺，人胳膊粗细，也不常用；小家

法为铁尺一把，跟裁缝铺里的量尺一模一样，生铁

打制，很常用──特别常用在五少爷身上。
“爹准备打小五哪儿？”

“好像是手掌心。”

“手掌！”银色身影声音又高了些。就见银影

一闪，人已冲到回廊拐角，同胞兄弟情义看在外人

眼中实在羡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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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着急步的身影，施伐檀再次双手合十──当
老爷处罚五少爷时，只有三少爷才能消去老爷的火

气，救五少爷出水生火热的地狱道。当然，他绝对

不会以为三少爷多么具有同胞之情，就算是同根生

的豆角，三少爷也会“相煎”得非常着急。能让三

少爷动驾相救，定是伐轮刚才的那篇书稿有看头，

为了让书稿印出完美的效果，必定少不了五少爷这

个“败家子”的才能。这才是三少爷急步赶去救命

的真正原因。

阿弥陀佛！

盯着主子修长的银影化为小点拐个弯，施伐檀

露齿一笑，看上去老实端正的脸上竟出现一丝趣

味。

施家有五位少爷：大少爷是侠客，武林闻名显

赫，据说黑白两道听到名号皆要礼让三分，但混出

的是什么名他不知道；二少爷是朝官，权贵一时，但

当的是什么官他不清楚；三少爷是精明的书商；四

少爷是典型的奸商；五少爷是败家子，也算独有特

色。若是让他选，他定会选择跟随三少爷，而他也

的确跟了。

他这位三少爷聪明有礼、沉稳精干，胸藏锦绣

乾坤，实在是人中之龙。而这三少爷也是人如其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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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龙图。

?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

庆元城西门外一里的地方是许多书坊书院的

集聚所在，加之许多纸铺、墨铺，便形成了印书一条

街的局面，举凡经集儒道、农学医书、话本戏曲故事

皆有所出，故人称“西印街”。施家墨香坊是其中

一间。

一个月后。

墨香坊内，整齐的印造间。

念字师一边念稿，选字师一边在排字转轮中抽

拣木活字。统一的灰衣工人有条不紊地刷墨、压

印，将印好的书稿整齐地摊在宽大的桌上；另一边，

装订师正为折好的书册打孔、穿纸捻、贴上封面。

往里走，左边是通风良好的高热工房，烧板师将压

好的整版泥字放入炉中，烧成坚硬的字版；右边三

丈远的青瓦房是抄写间，抄写师正写着各式字体；

雕版师将写好字的纸平压在木板上，一刀一刀地刻

着。

施家墨香坊的书之所以能引来读书人的争相

收藏，除了墨色稳固、质地精美外，最重要的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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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施家招揽生意的精妙──在推出活字版后，再
推出雕版书籍。

自从有了木活字，时人总以为雕版书籍印程费

时，不若活字排版来得方便，但活字有一点不好─
─用活字印出来的书籍，字体全部一样，没有新意。
对于喜爱墨迹书法又想读书的人，这种书没什么收

藏价值。墨香堂会针对某本受人喜爱的书特别制

作雕刻版，采用不同于活字的篆书或隶书字样，偶

尔会限量印刷，以图配文。书价定得虽高，却得到

不少官员富豪的喜爱，权充讨好上司、送生日寿礼

的佳品。

既然有人愿挨，当然就会有人愿打。为了保证

雕版的质量，墨香坊招了大批的写字抄书师傅和雕

刻师傅，就为让雕版字精美无缺。

“快看快看，是三少爷呢！”忙里偷闲的十五岁

雕版小学徒阿荣拉了拉水渠边洗手的人，也不管是

谁，只顾着“吐露心声”：“三少爷真是个和煦的人

啊，对谁都那么有礼，我什么时候也能和轮主管一

样跟着三少爷学学啊？”

“学什么？”被他拉住衣袖的灰衣人看了眼银

色锦袍的男子，不解他眼中闪闪发光的是什么。

墨香坊里不管男女，只要提起坊主施三少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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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个眼中全是闪闪仰慕之情，有闺女的恨不得全塞

给施三少爷做妻，也不管自家女儿才五岁大；老师

傅对他赞不绝口，什么一表人才啦、貌似潘安啦，不

知那潘安是不是长得真那么漂亮。

“三少爷一定是亲自来选雕版字体的。”拉着

灰衣袖，阿荣眼睛在银影身上打转，“咱们上个月印

的活字本《金刚艳》一拿到书铺，哇，我听铺里伙计

说，门槛都快被人给踩烂了。不止文人喜欢，飘香

楼的姑娘可是一人一本呢。我上次买豆浆的时候，

看到卖豆浆的也在看这书呢，和尚印的集注根本没

得比。这次不知谁的字会被三少爷看中？若是抄

好了，真希望我能雕出一版呢！”

“我知道三少爷是来选雕版字的，阿荣，你可不

可以放开我的衣袖？”拉了十多次也没拉回，唉！

阿荣终于收回闪闪仰慕的眼睛，“放开？啊
⋯⋯小顽啊，你怎么在这儿？”

“我叫郗顽洛，你可以叫我小郗或者小洛。”成

功拉回衣袖，郗顽洛扫了眼收回手的人，话语中听

不出气急败坏。

“小顽啊，你是抄字师，你说三少爷有没有可能

看中你的字啊？”年轻的雕版学徒看了眼身着灰衣

的女子，猜测中兼有希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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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又不是三少爷，怎么知道？”取过木栏上的

干布拭手，郗顽洛走回抄字间，不理会一路闪闪发

亮的仰慕眼神。

墨香坊请工人并不注重男女，她也是听说这儿

老板待人好才来的。年前刚开始做工，正月初五

“祀神”后便得到施三少爷包的银锭子，人人有份，

让她更坚信施三少爷对作坊工人的确不错。施三

少爷她见过许多次，总是一抹银白色的身影在坊里

出入，偶尔会看他与师傅们谈笑，对学徒伙计嘘寒

问暖，嗯⋯⋯正如老辈师傅所言，是个和煦有礼的

人。

“顽洛？顽洛？”突来的叫声打断她。

“什么事，纪师傅？”扬起温婉的笑，郗顽洛看

向年约五十的老雕版师。

“三少爷虽然对咱们不错，咱们也不能偷懒啊。

你还是快些将那些富人定的家训抄完，让辐管事好

拿去交差。”

辐管事全名施伐辐，是墨香坊的主事，她就是

辐管事招进来的。点点头，郗顽洛又笑了笑，“知道

了，纪师傅。”

见到她温婉的笑，纪师傅点点头，“顽洛啊，像

你这般年纪就能写得一手好字，可是从小练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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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肯让女儿读书习字的必定是富贵人家，看她年

纪不大，头上从无饰物，衣衫换来换去总是灰色布

衣襦裙，应该是家道中落。

“嗯。”仍是温婉一笑，郗顽洛展开平滑的观音

纸，刻意忽略他的疑问，埋头抄书。

坊里共有七位抄字师，除了她之外，还有一位

专门写小篆的女字师白，三十多岁，生得秀秀气气

的，相公是读书人，儿子已经十岁了。除了学徒和

印造师、装订师外，厨房和后院也有不少女子，在这

儿，她并没有感到不自在。

她的忽略令纪师傅摇了下头，拿起雕刀将注意

力放在快完成的版刻上。约过了一炷香工夫，就听

到门外传来朗朗笑声，银袍一闪，迈进众人口中完

美的施家三少爷，也是这墨香坊的主子施龙图。

“三少爷！”此起彼伏的叫唤中含着众人一致

的佩服和景仰，原本坐在台边抄字的众人也各自起

身躬了躬。

“这位姑娘就是新来的抄字师傅？”银袍在门

口顿了顿，直接走到埋头抄字的灰衣裙边。

“正是，三少爷，是小的招进来的。”伴在银袍

身后的蓝衣管事施伐辐点头，一边暗示埋头的人站

起来见过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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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少爷。”叹了声，郗顽洛只得站起，冲银袍

福了福，眼光直直地盯在他的腰带上，模样绝对是

谦卑有礼。

“林家的家书是你抄的？”银影走到台边，拿起

抄到一半的观音纸看着。

“正是小女子所抄。”顺着他的手臂移动，郗顽

洛点头。

“你⋯⋯今年多大？”放下墨迹未干的纸，他的

手臂又伸向纸镇压住的一叠纸上。

“十九，三少爷。”郗顽洛回答得很温婉。

“什么时候来墨香坊的？”他清朗的声音一派

柔和。

“年前。十二月十八来的。”这施三少爷不会

是觉得她的字很难看，想辞了她吧？

“为什么会来我这墨香坊？邻边赵老爷的清容

坊不比我这儿差？”翻阅的动作未停，银影的声音仍

是柔和。

“⋯⋯”她应该赞美他两句？还是该贬低赵老

爷两句？

众人支着耳朵大气不敢喘，似乎想听听她会怎

样回答；银影身后的辐管事也是猛眨眼睛，脑袋轻

轻摇了一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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咬着下唇，她实在不知该如何回答，只得抬头

看向他，迎上一双淡淡的⋯⋯淡得看不出任何情绪

的眸子。

这就是众人景仰万分的施三少爷？眨着眼，郗

顽洛有片刻的怔忡。

上等的窄袖丝锦银袍，袍上用银线绣着盘蟒纹

理，一看便知家中富贵。黑发整齐地束在银草玉环

中，双眉如剑、眼眸似潭、鼻挺唇丰，气定神闲，的确

是⋯⋯一表人才，难怪有闺女的全想塞给他。

他很高，她要仰着头才能看得真切。何况，这

位施三少爷看上去──
“为什么会来墨香坊？”施龙图任她放肆地打

量，抽空扫了眼支着耳朵的众人，以及屋外不时探

出的脑袋。

“因为⋯⋯三少爷玉琢金相、龙姿凤彩、慧心侠

骨，令小女子景仰万分；墨香坊是庆元城人人称赞

的印书坊，印的书精美可观、雅俗能赏；而且常听人

说三少爷对作坊的工人体贴入微，能在三少爷的坊

里做工，是小女子几世修来的福气。”

垂下头盯着他的腰带，一口气将平常听到能背

的景仰全说出来。可别辞了她啊，这施三少爷横看

竖看也不像常人口中说的那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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